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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把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化成气势磅礴、意境恢弘

的《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杨少衡在他的长篇小说《新世界》

里用一只小小的口琴表现这一乐章，演绎了一曲属于新世界

的“杨版”《欢乐颂》。

《新世界》一开篇并没有“欢乐”可颂，一场赤裸裸的暗杀

和两只“大鸟”（敌军轰炸机）对县城制造的“九二五”惨案接

踵而至拉开小说序幕。“我”在近70年后寻访到当年遗址上

的一座石雕：“一位卧伏于地的年轻农妇，抬起上身将右掌挡

向天空，似乎要阻止什么。一个小男孩从农妇腋下露出半个

脑袋，表情茫然。”石雕底座上的文字说明这里就是以身救儿

的农妇蒙难处。

《新世界》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从“旧世界”嬗变为“新世

界”的故事。已经为解放军占领的闽南某县在新中国成立前

一个星期遭此横祸，死伤近百人。从而围绕敌我双方明的暗

的你死我活的较量，铺展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环生险象。故

事发展的脉络始终紧紧围绕着县民政科科长侯春生、公安局

长郑勇和县长陈超，同敌方潜入的特派员“橄榄核”、本县潜

伏特务“B-29”以及面目模糊的旧县政府军事科长连文正、

独立团团长连文彪和带着一个一岁半孩子的年轻女子徐碧

彩之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胶着战而向前延伸。从“九二五”

空袭、敌特暗中鼓动“天光反”、化解文庙敌伤兵暴动、捉放徐

碧彩、对连文正反复心理攻坚到“溪坝事件”、侯春生“刀下留

人”刑场急救连文正、连文正真面目暴露杀人逃跑被炸身亡，

直至野鸭铺歼匪击毙敌特派员“橄榄核”，小说的上篇把以侯

春生为代表的“新世界”同连家老四连文正为突出人物的“旧

世界”环环相扣的血腥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下篇紧紧衔

接上篇的矛盾冲突，让“新世界”同连家老大连文彪为代表垂

死挣扎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残酷地白热化：从空降

“不速之鬼”、追击“林长官”的空降小组、吴铁板母子惨遭杀

害到徐碧彩被土匪抓走又脱险、连文彪公然叛变、侯春生遇

险逢救、叛匪围攻县政府、北山匪巢抢粮落陷阱以及侯春生

壮烈牺牲，直至两个月后全歼匪特，这一部险象环生扣人心

弦的好看小说也落下了帷幕，尽管还留下几个“谜团”。

看完小说，抚卷沉思，假如作者的笔触仅仅在这个层面

进行叙述，小说可能又是一部好看的“剿匪记”。然而笔者顽

固地认为，虽然《新世界》讲的是新旧世界交替的白刃战，但

无论是“新世界”的创立者抑或是“旧世界”的挡车者，都不是

小说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小猴子、胡萝卜们，是新生共

和国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才是作者赋予“新世界”

的真正含义。

这是杨少衡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尽管杨少衡的

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

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

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评论家李敬泽先生的评价主

要是针对杨少衡的“官场小说”，但对于像《新世界》这种作者

并不多见的非“官场小说”，笔者认为同样也准确。

没有任何音乐天赋的侯春生硬是要吹被战友调侃为“破

牙刷”的口琴，“行军路上他学吹口琴，使上全身之劲，听者

无不笑话，说他拿个破牙刷杀猪，那猪崽不歇气地尖声叫唤，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侯春生并不气馁，每晚杀猪不止”，“他相

信自己可以吹好，因为他心里有那种声音。”哪种声音呢？原

来他12岁时在北方老家听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抗日宣传队

的孩子登台唱歌。“他们穿小军装，模样像小八路，在一个大

人指挥下表演合唱，嘴巴一张，侯春生就给迷住了。后来他总

是说，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孩子们的歌唱，那就是天籁之

声。”是孩子的歌声扎根在他的心底，抑或是父母双亡后一个

10岁的孩子两年间眼巴巴看着三个年幼的弟妹一一夭折刺

破了他稚嫩的心，或许是两者皆有把音乐与孩子融化成滚烫

的一体注入了他的血液，总之，“破牙刷”和孩子成了他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器官”，伴随他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最

终走进革命历史博物馆。当然孩子们没有成为文物，一代又

一代的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破牙刷”。

侯春生这个形象承担着小说《新世界》主题思想的生发

与演绎。为了小猴子的存活，侯春生几次出生入死不惜以自

己的生命去换取，以至于因为连文正协助他在空袭中救护小

猴子而一直对连存有片面认识，他请求不要公审、枪毙连文

正，认为“连文正曾是敌军军官和地方官吏，也曾参加抗战打

过日本，近期协助群众躲避空袭、遣散伤兵，都很努力。连文

正还曾帮助他躲过敌特黑枪，关心他的安危。因此他感觉连

文正不是敌人”。受到县长陈超批评，侯春生还坚持己见：“如

果错了，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处分、开除直至枪毙，都可以。”

连文正杀人逃跑让侯倍感震惊与懊恼，却初衷尤在。

对谎话连篇的徐碧彩，侯春生从追问“五线谱”到发现她

懂音乐、会吹《欢乐颂》，就不能自已。小说里徐碧彩“暗暗吃

惊。始终一脸严肃的审讯者听到口琴声突然变了个样子，只

见他把头仰起，看着审讯室的天花板，静静听曲，非常投入。

她又吹了一遍曲子。侯春生一声不吭，似乎听入迷了”。侯

春生问徐：“可不可以用这把口琴伴奏，让孩子们来合唱这

支歌？”在他的心目中，音乐与孩子永远是密不可分的。而

侯春生更为关心的是徐碧彩带着的那个一岁多的胡萝卜，

或者可以说他对徐碧彩的身份犹疑未定，更重要的是着眼于

胡萝卜？

在整部小说中，侯春生几番闯入敌阵，面对真枪实弹的

敌特土匪，接连伸出援手，搭救连文正与徐碧彩，所作所为出

于本性，更出于他对“新世界”的认知。最终他在生死关头放

弃处决眼前的被擒之敌，导致自身的牺牲，根本原因还是他

心中的“天籁之声”：他不想让胡萝卜目睹血腥的一幕而惊惧

终生。

侯春生心中的“天籁之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当连文正指出“眼下还是枪炮声最为真实”时，侯春生断

言：“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枪声，它应当被更好听的，新世界

的声音取代。”他觉得新世界是所有人的，特别是孩子们的。

他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幸福地歌唱。

他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为之努力，包括连文正。

“无论他将遇到什么，新世界已经如太阳喷薄而出，这就

够了，相比起来个人遭际不算什么。他还可以努力，可以工

作，闲下来还可以‘刷牙’。他相信不懈努力必有进步，有朝一

日他会把一群孩子叫到身边，让孩子们歌唱，他用口琴伴奏，

那一定是天籁之声，新世界里最动听的声响。”

即使是行将被活埋，“那一刻他的心情竟非常平静。他抬

眼看着天空，夜空漆黑，不见星星闪烁。但是他知道经过一个

黑夜，太阳还会升起，那是新世界的太阳。明亮的阳光会照在

所有人的身上，小猴子和胡萝卜也会在阳光里。”

这就是侯春生的“新世界”，一个70年前为新中国而献

身的年轻革命者心中的新世界。这也是《新世界》的“新世

界”，这个新世界里的歌属于侯春生，属于我们，更属于阳光

下的孩子们。记得杨少衡早年的中篇小说《俄罗斯套娃》有一

句话:“阳光是个啥？”他用小说加以解答，并且说：“我从心里

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

一曲属于新世界的歌
——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陈 弘

写完王士禛，瞩望窗外，细雨蒙蒙，绿柳婆娑，这

天正是谷雨。

远树无枝、远水无波，沉浸在这诗意的窗外画景

中，我多么想与三百多年前的渔洋先生再做一次时

空的对话：先生，我不能对面聆听您的教诲，只能在

文字的沙海里爬罗剔抉、参互考寻，为的是一步步接

近您，探寻那些时空中稍纵即逝的灵光、幽奥和悬

微。我知道，我是站在研究您的众多学者的肩膀上与

您对话的，我用键盘敲出的这些字，用这些字拼成的

大餐，酸咸之外，是否合乎胃口？您说，诗的韵味在酸

咸之外，其妙处在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评传

却必须明昏启聩，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好在我是尽力

的，那个缥缈无定的神韵诗说，我自感触摸到了它的

脉搏。期待，那个时空中的您，也能给我投来温柔敦

厚的一笑。

接受这个任务，是在五年前，为了与渔洋先生

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尽力在工作之余，沿着他的

足迹去触踏他走过的大地，抚摸他曾经抚摸过的瓦

木砖石。

渡清远峡，来到广东清远人迹罕至的飞来寺，去

感受渔洋先生所谓“石壁留孤云，飞亭俯江色”的壮

丽。在“鸟啼翛翛竹，花覆濛濛水”的亭栏处，远眺江

水，船舸点点，便真的有了“逍遥问摩诘”的滋味了。

山西榆次什贴镇的旅店可能是我住过的唯一一

个乡镇级的旅店，一夜二十元钱。在王士禛的时代，

这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官驿，西来东去的官员几乎都

要在此落脚。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主试四川

乡试，就曾在此驿站停留，并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

看了一场射箭表演。傍晚，在过访一个荒寺之后，我

们来到断崖旁，那条官道就在我们的脚下。抬眼望

去，崖深丈许，蓬蒿满崖，几只大鸟自崖对面飞来，叫

声悠扬，那回音自谷底传来，又随远方白云，簌然散

去，似是一个遥远的致意，而这致意却直戳心底。我

在想，莫非渔洋先生还在这里？

感谢黄宾堂总编对我的信任，让我能与王士禛

这样一位大师做五年充分的对话，也让我把明末清

初的历史撕开冰山一角，烛幽探微，对其中的些许人

物、事件做历史与现实的深切观照。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

读史的乐趣，也得到了知识的充实和现实的感悟。

渔洋是一位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官员，而且是一位高

官，二品。历代有影响的诗人中做到他这种高位的不多。这也

许是他将诗法和处世之法相统一的结果。

渔洋一生中有四次被降级、撤职和罢官的经历。幸运的

是，每一次，他都有山水之助，在山水之间洗涤烦忧。渔洋是不

幸的，不到成年就目睹家族涂炭；渔洋又是幸运的，他有那样

好的祖父和一个开明的皇帝。以他的天资和温柔敦厚的禀赋，

能进对了门，跟对了人，当然是一片前程锦绣。

渔洋一生的爱好无非是写诗、读书、山水和交友。他生活的

圈子，使他可以尽情地挥洒才华，留下风流华章。得意时，他能

诗酒唱和；失意时，他可以遥望天空。他深悟“用之则行，舍之则

藏”的道理，当他必须面对时，他可以在公堂上铁面无私；当他

需要回避时，也可与陈焯一天胡扯。即使好朋友来借钱，他也没

有豪举，而是由夫人褪下腕上的手镯；即使如赵执信辈，骂到他

的脸上，他也没有激愤之情，而是淡然一笑，不做回应。渔洋的

韵味确在于此，写完此书，他留给我的是一个淡淡的笑容，那样

亲切，那样敦厚。这不露声色的一笑，如光如电，如梦幻泡影，让

当世的人去体味、去思量。这种风流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所

以说，渔洋是个奇人，打仗，他行；打牌，他也行。

渔洋一生讴歌忠烈，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忠烈是他人格的

基石。无论是椒山祠前还是五人墓旁，无论是国士桥头还是杨

慎故宅，每到一地，他都要在忠烈面前做流连慨叹。有了这种

人格的基石，王士禛便能舞动处世的太极，打起灵魂的乒乓，

在你推我挡之间，保护自己，成就别人。所谓成人达己，内圣外

王是也。

人们对清代的文学成就似乎仅仅专注于《红楼梦》《儒林

外史》和《聊斋志异》，以至于清诗常常被人忽视。清人焦循提

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认为各个朝代都有巅峰的

文学样式，如汉魏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殊不知，

这种观点误导了人们对传统诗歌在清代地位的认识。在清代，

由于有了如王士禛这样嗜诗如命的人，清诗成为了中国诗

歌这一最古老的文学样式的集大成者，但是集大成的顶峰在

哪里？在此，我还是引用著名学者胡怀琛的观点，即在王渔洋！

胡怀琛先生有一本著作《中国八大诗人》，继屈、

陶、李、杜、白、苏、陆之后，第八大诗人，就是王渔洋。

何以如此？综合诸多学者和胡怀琛先生的分析，我认

为：一、以王士禛“我本恨人，性多感慨”的天性，他找

到的最好的抒情方式自然是诗歌，即说王士禛有诗

人最好的基因。二、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字传承

的最晚期，传统的积淀已经非常深厚，王士禛先学唐

后学宋、学宋后又宗唐，使他能兼收并蓄。清以后，进

入白话文时代，再也没有古诗歌得天独厚的土壤了。

同时，满人尊古、复古，这是清代训诂和学术飞速发

展的根本，而诗歌也得以在古文字中汲取更多营养。

王士禛科举出身，自然在古文字的浸润中出类拔萃。所以，中

国诗歌最好的土壤出现在清代。三、中国诗歌讲究含蓄、婉转，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像外国诗歌那样直接，而这正是中国

诗歌的正宗传统，以诗教化，可诗教也。王士禛诗风的温柔敦

厚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学说，正是中国诗歌的正宗

传承。

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看，清诗是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

从王士禛生活的时代和他的诗风看，王士禛是中国诗歌的正

宗在有清一代发展的巅峰。

渔洋是位诗歌大家，他的典、远、谐、则之说是诗歌中的瑰

宝，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正如中国画的水墨韵味，

与西洋画的逼真写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流派。水墨就是

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味道，在渔洋诗文中浸淫，领悟其

美、其妙，又能生发多少文化自信！

渔洋除了是一个诗人、官员，还是一个诗论家，他的神韵

诗说光照中国文坛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神韵的精髓在于“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而要说透这个理论却是万言也难道尽的。

渔洋一生参禅学佛，其思想博大精深，我也力图以讲故事的方

式增强其可读性，至于效果，只有让读者评说。

我庆幸能在王士禛这片思想和艺术的沃土上深耕细作，

五年来，我汲取的营养会受益终身！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用这种新闻体来写作，是

因为我的新闻经历。前面加上导语，可能也是职业习惯。同时，

为增强可读性，我在书中加入了在王士禛和诸多清人笔记中

所见到的故事，当是作传记文学的尝试。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家人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

的支持。父亲八十一岁高龄还不断为我找来资料，祝他老人

家健康长寿，能永远给我鼓励和关心。同时，我还要感谢纪

冉、魏恒远、曹瑞刚、朱斌、李兆山、叶思平等朋友无私的支持

和帮助。

夜朗气清，柳影摇曳，遥望天际，叹问渔洋。

至此搁笔，作一小结，以慰五年搜罗奔波之苦，以慰一年

码字费神之劳。

（摘自《神韵秋柳——王士禛传》，李长征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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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没有终点的列车》刻画了迷惘的青年

群像。周行健、马洛等青年们成长于80年代以

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丰富的文化资源

扩展了他们的精神视野，赋予他们强烈的个人意

识与自我追求；另一方面，当他们踏上社会舞台

时，由商品、资本构建的社会秩序已然稳固，物质

社会的壁垒使青年们的诗意理想与家国情怀无

的放矢。在众神隐去的时代，留给这群零余者的

生存空间逼仄而局促，他们只能在迷惘的社会空

气中不断找寻出路。小说所展示的，正是迷惘一

代的苦苦求索。

透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周行健们在诗意理

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

荡，在灵与肉的纠葛中找寻自我……最终，有人

疯癫，有人堕落，有人则仍要坐上一辆没有终点

的列车，在时间与空间的延宕中寻找救赎之道。

这群青年人于无声处“号叫”，于无地彷徨，但没

有人能撕裂迷惘的空气。物质的碾压、诗意的溃

败，使他们原有的生命活力日渐消散，留下的只

是一具具承载着苍老灵魂的年青肉体……小说

情节由顺叙与倒叙双线交织推进，在回忆中，周

行健、马洛、吴先锋、王立言等多位性格迥异却同

样身陷迷惘的青年，展开了各自的求索之路。

小说的开端近乎荒谬：周行健与马洛二人在

深夜的北京街头寻找一个诱人的“屁股”，这场寻

找却因肉欲与审美的对立而以失望告终。这个

看似荒诞不经的开端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没有终

点的列车》的机杼，即“寻找”，或者说无果的寻

找。藉由“寻找”，小说勾勒了精神与物质、爱情

与自我、传统与现代矛盾、混杂的社会图景；种种

无疾而终的寻找相交织，矛盾与迷惘的空气也借

此跃出文本，萦绕于读者心中。

周行健、吴先锋、王立言等年青人，出于对

“诗意生活”、“家国理想”的寻找，纵身跃入都市

漩流，汇集于北京这一城市舞台上。而正是在对

理想的寻找中，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

愈发明显，他们见证了诗意的消逝、理想的破灭：

艺术被商业蚕食，诗歌变成了仰人鼻息的宠物

狗……“寻找”，似乎只证实了寻找之无果，除了

迷惘，他们一无所获。面对个人与社会难以调和

的龃龉，他们只能继续寻找迷惘的出口。为了维

系残存的诗意，周行健不得不依赖于商品社会所

提供的经济保障，制造满是噱头的电视节目，因

而不自觉地成为了他所憎恶的“物质”的帮凶。

但在物质社会的碾压下，他只能如此矛盾、艰难

地滋养着自己的精神园地。马洛则追寻着“垮掉

的一代”的精神指引，他钟情于金斯伯格的诗歌，

以充斥着器官与欲望的书写向社会发出自己的

“号叫”。这种不羁的精神旨归也塑造着他的生

活方式，当马洛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他的诗

意理想也在无形中遭受着磨损。

青年们不断地寻找理想的救赎，但得到的只

是更加深重的迷惘。这群叛逆者们也试图反击

令他们陷入迷惘的社会，可在重重束缚下，他们

已然失去了“反抗绝望”的绝决，所能做的只是

“撒把野”，比如对着石像撒尿，或是酒后在大街

上脱下裤子，以人体最肮脏、最隐秘的部位屁股

睥睨这个冷漠、逐利的时代。但“撒野”一词既

出，也彰显了青年们与社会秩序的不对等关系，

他们的反击只是小人物无济于事的挣扎，是后青

春期的叛逆，最终无法撼动由商品、资本结成的

无物之阵。

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对峙中，对理想的寻

找使得周行健们深陷迷惘，他们又试图追求爱

情，期望以情感的慰藉来获得救赎。但这群极具

自我意识的青年们没有预想到，由婚恋所形成的

社会关系不能完全容纳他们张扬自由、追寻自我

的个人意识，因而以寻找爱情来拯救迷惘也注定

是一场徒劳。纵然恋人们在情与欲的交融中不

断打磨着彼此，但身体的碰撞无法带来精神的贯

通。林紫函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孩，即便她被周

行健的诗意理想、自由精神所吸引，但仍需要一

种社会与家庭认可的“稳定”来使自己的婚恋有

所附丽。当她羞于向父母说出周行健是“自由职

业者”，而谎称他“在国家电视台工作”时，恋人之

间价值观的分野已经昭然若揭。在恋爱中，周行

健不断让渡自己的“精神主权”，甚至向林紫函所

遵循的“孝道”妥协。寻找爱情，使周行健的精神

世界在“自我”的模糊中变得锈迹斑斑，他非但没

有获得救赎，反而被推到了另一种迷惘中。

林紫函父亲林志的阻挠直接导致了二人感

情的破裂，他不仅是父之法的施行者，同时也是

商业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林

志无法允许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入侵”自

己建成的家庭-商业体系中，正如秩序分明的物

质社会无法真正接纳“边缘人”周行健一样。婚

恋对自我的排斥与社会对个人的挤压在此处不

谋而合，青年们苦苦求索，却被接踵而至的迷惘

裹挟，他们只能再次踏上寻找之路，尽管这“寻

找”未必能得偿所愿。

理想破灭、爱情失落令身陷迷惘的青年在城

市与乡村之间游荡，继续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在

布满迷惘的坎坷之途上，周行健“不知道去哪”，

只能选择回到故乡，回到凤凰城，寻找一方庇

护。在空间的挪移中，小说展示了城市与乡村的

巨大差异。城市的喧嚣与浮躁磨损着青年的“诗

意”，而乡村的沉滞、守旧却更加令人迷惘。在社

会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两个截然不

同的体系，而这种差别，也是现代化必然会生成

的两副社会面孔。无论是冷漠的物质社会，还是

热络的人情之网，青年都无法安然置身其中。在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荡中，青年无法融入任何一

方，更不可能借此摆脱迷惘，他们成为了彻彻底

底的局外人。小说所塑造的青年人身怀知识与

理想，本该是大有作为的时代新人，但这群青年

却没能直面迷惘，而是在游荡中不断逃离，在精

神求索之路上，忽视了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担当。

作品着笔于个人与社会的隔膜，将迷惘一代无所

归依的生存境况抒写得淋漓尽致，文本之中弥散

着浓重的疏离感与漂泊感，但由于小说执著于对

迷惘状态的描绘，对于青年一代该如何点亮前

路、走出迷惘这一问题，始终都没能给出自己的

答案。

在《没有终点的列车》中，多位青年的寻找之

路犹如花园中交错的小径，它们不通向某个终

点，当我们俯瞰整幅图景时会发现，所有看似芜

杂的路径都在精心编织着迷惘时代中，个人、社

会、物质、精神等对峙、交融的复杂氛围。“寻找”

是勾勒这幅图景的线索，但不是小说的全部内

含。在青年们不断的寻找之中，寻找本身的意义

已被消解，作者的意图更倾向于通过描写寻找之

无果，呈现个人与社会的迷惘之象。青年们因迷

惘而寻找，却因寻找而再度陷入迷惘，他们西绪

福斯式的努力展现了个人无法左右的时代之苦

闷，满含悲剧色彩的迷惘与求索为小说涂抹了一

层厚重的底色。

作者无心训诫，更无意歌颂，他以不事雕琢

的叙事语言、清晰的叙事逻辑与戏谑的语调书写

了社会与个人之迷惘这一沉重命题，其中也不乏

诗意的思考与理想的抒怀，使得文本颇具精神深

度。可以看出，作者无比珍视书写的权利，他没

有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故作雕琢或滥用文字，更不

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点染，而是将笔触深入到青

年人的肌理之中，通过对周行健们迷惘心灵的摹

写，展现出了苦闷社会的全部真实，其笔锋也超

越于个人与社会之外，指向历史与时代的纵深

处。对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把握、对时代痼疾的揭

露,也体现了物质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关切，从而

使小说在审美价值之外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学有责任书写个人与社

会的迷惘，展现心灵风暴、勾勒时代图景，但文学

本身更需要走出“迷惘”，写出个人如何直面迷

惘、逆风而行，在时代的多重变奏中找到精神方

向。艰难求索的“迷惘者”形象，无论是在虚构作

品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层出不穷，他们是“大胆而

幼稚的叛徒”高觉慧，是组织部中格格不入的青

年人林震，更是现今社会中扎根基层建设的知识

青年……《没有终点的列车》向读者展示了匍匐

于社会边缘、青春光焰渐趋黯淡的“迷惘者”形

象，但我们更期望看到作者融合审美价值与精神

指引的创作取向，为身处“寻找之路”上的人们提

供刺穿迷惘、反抗绝望的勇气与精神力量。

无果的寻找
——读小说《没有终点的列车》

□郭欣然


